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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应邀到重庆，观看了由重庆市川剧院、

奉节县人民政府、沈铁梅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

推出的现代川剧《江姐》。欣喜之余，不免信笔

记下涌上心头的话语。算是真切的感受，如实

的记录。

迎难而上 决策高明

阎肃先生编创的歌剧本《江姐》，完成于半

个世记之前的1962-1964年，空政文工团1964

年9月4日首演于北京。之后，重庆市川剧院也

曾照本改编搬上川剧舞台，由沈铁梅的恩师、川

剧大家竞华担纲主演。如今，事隔40多年，为什

么又重新拾起，盛装推出呢？这就不得不佩服他

们迎难而上、听从召唤、勇于担当、决策高明了。

说“难”，是指空政文工团的歌剧版，早已唱

响神州，高标矗立，断难企及，更难超越。借一句

梨园行的行话，难以再从这里讨生活。事情明摆

着：歌剧推出一年里，演出即高达286场，平均

一天多一场，扣除行程及装台卸台等因素，几乎

不间断地天天演。原创歌剧创立的这一辉煌纪

录，迄今未被打破。拍成电影，由歌剧版第二代

江姐扮演者杨维忠主演，影响也早就遍及全国

城乡。而歌剧版此后也已经五度重排，第一代

“江姐”蒋祖缋现在已年逾八旬，另一扮演者万

馥香已仙逝。第三代“江姐”金曼1984年推出，

1992年以此斩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四

代铁金、第五代王莉等也都光彩照人，广受好

评。据说，团里本着传承红色经典的理念，还将

第六度、第七度地创排下去，将有第六代、第七

代“江姐”面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剧早已成

为民族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永葆艺术青春

的舞台精品。

至于推出川剧版的决策，剧院的朋友们表

示，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们

在说明书中郑重地写道：“江姐，中华民族无数

革命先烈中的一员，一个永远活在中华儿女心

中的名字，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她英勇顽

强的革命精神，使得我巍巍中华的浩气长存，将

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勇往直前。”他们

还特别声明：“《江姐》这个发生在重庆的红岩故

事，此次用川剧演绎，是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戏曲

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势结合。江姐的英雄

故事始于重庆，是影响几代人的永恒经典”。

原来，他们此举一是为乡贤、为革命英烈立

传，二是用老百姓稔熟的本土艺术样式表达。

这既表现了他们的责任担当精神，又展示了他

们的智慧。一句话，用心良好，决策高明。

艺术自信 发挥优势

果然，完全不出我的预料：演出现场，气氛

热烈，掌声不断。观众用行动表明了对剧作的认

可，实践也证明了决策的可行。

这一切，我想了想，可能基于下述原因。

其一，“百货中百客”。艺术鉴赏对不同观众

来说，原本就千差万别，不可能也无需强求一

律。而川剧对于川人来说，好比“麻辣烫”，早已

习惯成自然，不可或缺。将歌剧转换成以川剧出

之，则自有一番亲切感。

其二，歌剧本《江姐》不乏川剧因素，谓之近

亲，也未尝不可。盖因阎肃先生虽祖籍保定，并

非川人，却是9岁入渝，重庆上学，重大毕业，渝

地入伍。他熟悉渝中风情，剧作也透着川渝的幽

默。“蒋对章（谐江队长）”的调侃，几乎就是为川

剧设置的。再加上满口川味，满纸川情，改作川

剧，完全是顺理成章，毫无阻隔。

其三，“川剧皇后”沈铁梅的艺术魅力。人们

尽知，戏曲是“角儿”的艺术；“角儿”，有纯天然

的亲和力和号召力。铁粉追星，可以痴迷到演到

哪儿，追到哪儿，一场不落地热捧。在一定意义

上说，名角就是票房。

铁梅不仅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清纯甜美，

百唱不倦，而且出身梨园世家，得天独厚。父亲

沈福存是久享盛名的京剧名伶；母亲工川戏，是

剧团台柱。她婴幼儿时期的“摇篮曲”，便是父母

的京、川小戏小曲。进入艺校，师承川剧大师竞

华，还受到过校长许倩云大师等的指点。再加悟

性高，有毅力，勤奋好学，善于汲取，勇于采纳，

大胆创新，她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川剧声腔第

一人”。有幸的是，勤奋有了回报：她成了西南地

区唯一的梅花大奖（即三度梅）的获得者。

川剧版《江姐》中，她担纲主演江姐。首先是

充分发挥声乐优势，唱得极好，高昂处响遏行

云，低回处润物无声。剧场里一次次响起掌声，

为她的演唱鸣响。表演上，力求深入人物内心，

演活英雄，让既高大又平凡、既严肃又亲切、既

坚毅又聪慧，集女儿、妻子、母亲于一体的江姐

形象，深深嵌入每一个观众心里。

我看过沈铁梅演出的许许多多戏，就新创

剧目而论，最富特色的是《金子》《李亚仙》和目

前的《江姐》。这几个艺术形象性格迥异，气质不

同；有古有今，有强有弱。对演员来说，无一不是

极大的挑战。

其中，土霸王家原野的小媳妇金子，性格泼

辣、野性，撒娇、刁蛮，敢爱敢恨，敢作敢为；虽然

善良、智慧，却始终摆不脱悲剧的命运。沈铁梅

演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栩栩如生，活龙活现。

“金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沈铁梅带来了梅开

三度的荣誉。

古代女性李亚仙的形象展示，相对说难度

小一些，毕竟古装戏在传统川剧中司空见惯，也

滥熟于心了。只要把“刺目劝学”的良苦用心和

坚毅绝决的深沉表现充分，令人同情、促人敬重

就是了。

革命英烈江姐则不然。对于沈铁梅来说，这

是个全新的形象，一个从未表现过的人物，难度

之大，超过既往。沈铁梅抱着虔诚而崇敬的心理，

勇于挑战的坚毅，接下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并以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高标准，苛求自己

表演艺术的突破。不知道熬了多少不眠之夜，不

知道流了多少辛苦的汗水（也许还有焦急的泪

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成功地塑造出江姐

生动丰满、朴实坚韧的艺术形象。观众们认可了：

这就是江姐，这就是可亲可爱的江姐。

我深以为：铁梅的表演艺术又有了新的突

破，进而攀上了新的高坡。她塑造的艺术形象走

廊中，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形象。沈铁梅在功成

名就、早已斩获梅花大奖的今天，不忘进取，尤

其难得。

川剧版《江姐》的二度创作，除前述铁梅担

纲主演外，还集聚了一批优秀人才：总导演任庭

芳、灯光设计邢辛、乐队指挥王晓刚、舞美设计

边文彤，统统是业界翘楚。演员中，还有两朵“梅

花”：扮演甫志高的孙勇波，扮演沈养斋的胡瑜

斌。可谓人材济济，阵容壮大。观者普遍认为：这

是原创歌剧之外，改编作品的上佳之作。可望巡

演全国，创出佳绩。

尚有不足 三点期盼

川剧版《江姐》推上舞台，已经取得初步成

功。但从高标准严要求看，还有不足。提三点希

望：一，音乐唱腔更川剧化，更美更好听；二，舞

台呈现更戏曲化，更活更灵动；三，剧本与时俱

进可小做调整。

先说音乐唱腔。据说，阎肃同志剧本写就

后，音乐唱腔设计姜春阳、羊鸣、金砂三位辛苦

一年拿出了全剧设计，领导听过全盘否定，三个

字：“不好听！”他们只得重新找“老师”，听川剧、

清音，找京昆、地方戏……从川莱“怪味鸡”中找

到灵感，确定在“川味”、“怪味”上下功夫，又花

一年多完成。其中，随处可见川剧音乐的踪影。

有人说，是川剧音乐救助了《江姐》，有一定道

理。那么，既然川戏音乐能帮歌剧的忙，改作川

剧版，人们自然有理由要求更加发挥川剧音乐

的优长，设计出更好听的唱段，一如歌剧经典唱

段似的广泛流传。现在演出本还主要采用40多

年前的设计，而竞华等四位作曲家均已故去。如

今再推舞台，似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次说舞台呈现。能够看出，导演组在独创

方面已下了许多功夫。“绣红旗”的画面，以狱

友们最终用彩绸勾勒出一幅“五星”的图案呈

现，就完全不同于歌剧的处理，很有创意。我

以为，还可以在戏曲虚拟化、假定性等“写意”

方面多下功夫，设计出新的手段、新的画面，使

之更活、更灵动。不要局限在对歌剧照猫画虎

的“描红”上。

关于剧本。歌剧本已然成为经典，绝不可乱

改。但适应戏曲的特点，随着观众审美需求的演

化，与时俱进地做些适度调整，应该还是许可

的，甚至是必须的。比如，第一场朝天门码头的

戏，就可稍减头绪，使之更集中等等。当然，任何

改动都必须慎之又慎，精心操作。

代表风采

看全国人大代表沈铁梅精彩演绎川剧版《江姐》

发挥地域优势重塑经典
□康式昭

由四川人艺历时三载、六易其稿创作演出

的古装话剧《苏东坡》近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

院。该剧以苏东坡的宦海沉浮为线索，主要讲

述经历乌台诗案被贬后，苏东坡辗转黄州、惠

州、儋州三地，最终病逝常州的故事。

在舞台呈现上的手段创新，既是该剧首演

后给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该剧最具亮点

的话题所在，由一位川剧“鼓师”和一个川剧“帮

腔”组成的男女二人演奏组合，自始至终端坐舞

台一角，并随剧情的推移时而串场、时而点题、

时而咏唱诗词、时而充当音效伴奏，特别是在表

现苏东坡与司马光二人在同乘的一辆车上就

“王安石变法的废与行”展开争论之场景时，川

剧“鼓师”在一旁两手翻飞打出的鼓点恰到好处

地表现出马车前行的马蹄声效和两人话不投机

的情绪与氛围，演至此处时满场观众抱以会意

的掌声和笑声，充分说明这种创新的表现手段

是成功的。在川剧鼓师和帮腔之外，《苏东坡》

一剧还在剧中增设了“串场人”角色，不仅如此，

还让剧中的一些诸如传旨官这样的小角色随时

“跳进跳出”，或对苏东坡善意提醒，或对某个事

件来一句针砭。诸如此类的“间离视听”在剧中

处处可见，时时可闻，使该剧的演出进程呈现一

种古人古事与今人今论同台展现的奇异效果。

在话剧中引入戏曲元素是近年来我国戏剧

舞台演出中较为常见的编导思维与实践，这实

际上也是传统戏曲现代化与中国话剧转型融合

进程中的一种必然。比如国家话剧院2017年

7月在北京演出的话剧《兰陵王》，也把传统戏

曲中的锣鼓点和“傩戏”表演引入其间，并由此

造就了精彩的“戏中戏”。而四川人艺的话剧

《苏东坡》则把这种引入做得更加彻底和全面。

话剧《苏东坡》引入的不仅仅只是戏曲的表现手

段，最为难得的是引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

美学原理，戏曲“以桨代船、以鞭代马”的写意表

演，也出现在苏东坡与王安石船仓探讨“变法急

与缓”、“慢火炖与急火烧肘子”的戏剧场景中，

而“景随人移、以一当十”的跨时空和虚拟表演

也出现在“东坡耕读”和“宫庭贬官”等场景中。

如果我们把贯穿了话剧《苏东坡》全场演出

的川剧小鼓演奏和帮腔当成是川剧锣鼓与唱

腔，那么，话剧《苏东坡》就更像一出具备了唱、

念、做、打、舞等戏曲元素的新川剧。

有不少新编戏曲剧目由于引入了话剧写实

表现手段而常被称作“话剧加唱”，而新编话剧

《苏东坡》能不能因为大量引入了戏曲表现手段

而被称为“新川剧”或者“轻川剧”呢？愚以为这

样的尝试与探索是需要的，这对中国话剧与传

统戏曲的交汇融合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话剧中加入戏曲元素，无疑是一种别开生

面的表现手法。无论是国家话剧院的《兰陵

王》，还是四川人艺的《苏东坡》，我们看到的是

写实的话剧在引入了中国戏曲传统写意美学表

达方式之后，时空转换更加自由，演员表演更加

多元，景随人移的舞美更加简洁，同时更具想象

意境。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话剧《苏东坡》中过

多过频过于重叠的形式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该剧厚实内容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对苏东坡人物形象的塑造。观众走出剧场议

论众多的是川剧帮腔、川剧鼓师和串场角色等，

而剧中的主角苏东坡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儿。

其次，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更像是一场苏东

坡生平的舞台呈现，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

文学家、美食家的苏东坡，其形象和事件在剧中

都有涉及但却都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离一个

鲜明而又赋于感染力的苏东坡舞台艺术形象还

有一定距离，如何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独特表

现一个说不完的苏东坡，是该剧主创们需要下

的绣花功夫，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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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9日晚，湖南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

《袁隆平》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被誉为“世界杂交水

稻之父”的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成员，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杂

交水稻的生命科学，最终获得成功，为全世界粮食增产作出

了令人赞叹的贡献。音乐剧《袁隆平》正是围绕这一主题，

讲述了主人公带领团队成员在坎坷曲折的科研道路上艰难

跋涉的故事。

舞台上，披着金色月光的袁隆平轻

轻绕进麦田。看见眼前长势喜人的麦

穗，他欣喜若狂，绕着身旁的耕牛跳起了

踢踏舞；他和学生们随和相处，拆了自己

的床单搭起“月光蔬菜棚”。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表

演形式让袁隆平这一人物形象丰满生

动，令观众耳目一新。该剧总导演李雄

辉说，音乐剧《袁隆平》由“一粒种子改变

世界”切入，平凡中见伟大，凸显出主人

公袁隆平的务实肯干与执著求索，其严

谨治学的态度、对梦想锲而不舍的追求，

值得当代中国人学习。该剧艺术总监杨

霞介绍，音乐剧《袁隆平》在叙事结构、音

乐风格、歌舞呈现、剧情演绎等方面有所

突破创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该

剧吸收了湖南民间小调、湖南地方戏曲

元素，并以《浏阳河》的旋律贯穿全剧。其舞台呈现也体现

出浓郁的湖湘地域特色，景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戏剧进程中

相互呼应，把握音乐剧的造境特征，运用若干“稻丛”的挡片

移动等，使时空的切换自然而流畅。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创作历时两年，已在湖南巡演40余场。

（许 莹）

音乐剧《袁隆平》展现“稻田守望者”

3月14日至18日，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多尼采蒂喜

歌剧《军中女郎》在京首演。这是继《爱之甘醇》《唐·

帕斯夸莱》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三部多尼采蒂喜歌

剧，也是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10年来制作推出的第60部

歌剧作品。

多尼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创作领域的代

表人物之一，与罗西尼、贝里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

巨头”。在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之际，多尼采蒂抓

住这个时代背景，创作了许多精彩绝伦的喜歌剧作品，堪

称歌剧史上举足轻重的喜歌剧大师。多尼采蒂的歌剧创作

富有戏剧性，他擅于运用音乐发展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

格，使音乐在歌剧中的表现与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细腻

而生动地讲述剧情。《军中女郎》讲述了军中女郎玛丽与

青年托尼奥之间的爱情波折，剧情诙谐幽默、趣味十足，

音乐表现力非常丰富。男女主角的唱段各具风格与难度，

剧中著名的男高音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需要在2分

钟内连续唱足9个高音C，被称为男高音的“试金石”。

此次上演的国家大剧院版《军中女郎》由意大利歌剧

导演皮埃尔·弗朗切斯科·马埃斯特里尼执导，萨比娜·

普埃托拉斯、郭橙橙、石倚洁、皮耶罗·阿达尼、乔瓦

尼·罗密欧、刘嵩虎、多丽丝·兰普雷克特、丹妮拉·马

祖卡托、王鹤翔、赵登辉等颇具实力的中外歌唱家联袂主

演。执棒该剧的意大利指挥家马泰奥·贝尔特拉米此次是

首度与国家大剧院合作。马埃斯特里尼以喜剧见长，曾在

国家大剧院多部喜歌剧中为观众缔造了难忘的欢乐瞬间。

在该剧中，马埃斯特里尼携舞美暨多媒体设计胡安·吉叶

莫·诺瓦、服装设计卢卡·达拉尔比等主创团队成员发挥

奇思妙想，在舞台视觉上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冰雪场景——

雪山、雪地、雪橇、滑雪服等元素的运用，真实生动地打

造出瑞士小镇雪山下的美景。全剧不仅沿袭了喜歌剧的传

统，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元素，力求打造一个青春、活

力、时尚的氛围，既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也给人以

全新的视听享受。

军中女郎之所以动人，除了喜歌剧的幽默氛围外，还

有各角色身上展现出的善良人性。无论是养父对女儿的疼

爱、母亲为女儿的幸福打破贵族礼教之举，还是纯真的爱

情、淳朴的战友情谊，一切都显得温情而动人，让观众在

美妙的音乐中感受到人性的真挚光辉。 （王 觅）

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亮相国家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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